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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上次讲到尊者在寺院闭关时，梦中见到了莲师。当时护法对他说：“莲师跟本尊不二，毫无疑问，儿子能得到父亲的宝藏。”他那次见莲师，就出现了开启甚深伏藏的前相。）
几天过后，在火牛年（1757）10月25日夜晚，我心中对于大古鲁莲师生起了恭敬及胜解信的缘故，眼眶里充满了泪水。以宿世习气稍微发动后，就忆起了莲师，心很伤感：这些红面藏人不作善法，尽作恶业，圣教只剩下影子，似乎是成天由贪嗔来生存的地方。现在我如孤儿般，被遗弃在边地流浪。父亲走了，胜过一切佛的大悲莲师去铜色吉祥山了，何时才有因缘见到呢？想后，随即心中起了无量悲痛，泪水不断地流，在此状态中入睡了。（如同《水月舞者》传记中所说。）
（过了几天，在10月25日夜晚，尊者心里对于莲师起了猛利的信心和恭敬，当时眼里充满了泪水。宿世的习气稍许发动一下，心里就开始不断地忆念莲师。他心情很伤感：现在落在藏地，旁边的红脸藏人们不作善法，都是造恶，圣教只剩个影子，没有人在心里真实修证，人们好像成天以贪嗔过日子，自己就像被孤单地遗弃在边方之地［就是处在到处都是造恶，没有正法的地方］。父亲莲师走了，大悲怙主去了铜色吉祥山刹土，我什么时候才有见到父亲的缘分呢？他以这样思念，致使内心起了无量悲痛，泪水止不住地流。在这样伤感的心情中入了睡眠。
当时，尊者是以猛利的信心和恭敬，一心愿依止莲师，这就是得相应的缘起。）
在梦中的光明境界里，心前显现无边无际遍满的大光明。我骑着一头悦意的白色母狮子，顿然跃入无边深远的虚空界。乘空飞越以后，一时出现一个地区的境相，我想，这是尼泊尔殊胜夏绒卡秀塔的外围环形路。
（尊者在现起无量悲痛后，随着就入了梦光明境界。只见眼前显现无边无际的光明。当时骑在一头很悦意的白色母狮子身上，顿时入了不见边际的广袤虚空界。这样乘着虚空飞骑过去后，一时间眼前出现了一个地区，有很多境界相。这是到哪里呢？尊者认为这时已经到了尼泊尔夏绒卡秀塔的外围环形道路上。）
彼时，在东边环道上行走之际，当即就现见了法界智慧空行母。她把一个木制的扁箍型宝盒交给我，说道：“在清净眷属的现相之中，您是法王赤松德赞；在不清净所化的现相之中，您是森格日巴。这是普贤的意藏，持明莲花生的大界表征，是空行母的大密库。你要知道它的秘密。”宣说完毕，消失无踪。以此我起了大欢喜心。
（尊者说：当时我在东方的环形道上走，随着就现见了法界智慧空行母。她把一个木制的宝盒交给我说：“在心清净了的眷属的境界中，见到你是赤松德赞法王；在心还没清净的眷属的境界中，见到你是森格日巴。这个宝盒是普贤的意藏，持明莲师的大界表征，也是空行母的大密库。你要知道它的秘密。”说完，消失不见。得到这个加持，我生起了大欢喜。
在梦光明里，时空等境界跟人间的境相全然不同。当时尊者见到的不是普通凡夫心识的境界。
法界非常稀奇，到了缘起即将成熟时，就会以一种因缘来引动。当时尊者对莲师起了非常猛利的信心和恭敬，一想起自己被遗弃在周围全是野兽般的恶人的边地，心情非常伤感，一心思念莲师。以这个极度忆念的缘起力，就入了梦光明，开始显现取伏藏的境相了。
这时，自然呈现遍满光明的境相，出现了一头白色母狮子，自己骑在母狮子上，霎时间凌空越过了许多地区，到了夏绒卡秀塔的外围路上。这都是秘密层面的事。其实，在人间由砖石等堆砌成的宝塔外相的当处，就有深密的境界，只是凡夫的心识不清净，受了障蔽见不到而已。
秘密层圣塔的四边都有道路。他走到东边道路时，出现了法界智慧空行母。首先把一个木制的扁箍型宝盒交给他，这里面其实有大法。然后透露了他身份的真相，这同样是三身不二的情形。清净眷属能见到内层、密层等，见他是文殊化现的赤松德赞；不净心识见到的是凡夫同类相。他本是法王赤松德赞，但在现时因缘中，在凡夫不清净的心前就现为人的相，这叫做幻变。其实，化现的本源和所现的相不二，所以虽然有清净眷属和不清净眷属的两种所见，实际是不二的，现前的森格日巴就是法王赤松德赞，也就是尊者的本地风光。
又说到，这个法是“普贤的意藏”。用文字要表诠的就是自性普贤。自性普贤的法藏是极秘密的，也是真实的法，彻证时才能见到它，而这里是用文字符号来诠表。所以，所显现的文字法藏表诠的就是真实法藏，或者说，这部大法要开示或引导的就是悟入自性普贤秘密的法要。后两句也是同类的意思。
“持明莲花生的大界表征”，住在光明中毫无移动的法身莲花生的大界表征。莲师与法界不二，或者说即是法界。莲师所现证的大法界用文字表诠就叫“表征”。或者说，文字所指示和引导趣证的就是莲师所现证的大界，所谓“还归法界而成佛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“空行母的大密库”，空行母所证到的秘密法藏，或者所守护的密法，就是这个心髓大法。
实际上，普贤、莲师、空行三者本自不二。空行母宣布完毕就顿然消失。以此因缘，尊者起了大欢喜心。）
启开宝箧，忽然从里面冒上五个黄纸卷和七颗豆子般大小的水晶。当时，我着急地快速打开大的卷轴，随即被一股上品药物的气味熏得全身发麻。但是一想到此法的伏藏主是凶猛易怒的怙主[image: ]赫拉，心中顿时警惕起来。随后，次第打开卷轴，呈现出总体为舍利塔的形相，塔内充满了密密麻麻的空行表示文字，无法阅读。
（当时尊者在特别欢喜的心情中，急忙打开宝箧，里面自动冒出来五个黄色纸卷和七粒豆子那么大的水晶。他心里很急，很快打开大的卷轴，随即就被一股上品药物的气味熏得全身发麻。这时，想到这部法的伏藏主是[image: ]赫拉，他管得很严，显现上非常凶猛易怒，心里顿时就警惕起来，提醒自己不要犯错误。之后，次第把纸卷打开，出现了一个总体是舍利塔形状，里面由密密麻麻的空行表示文组成，用分别心无法观察。当时感觉没办法阅读，就准备卷起这个纸卷。）
我正准备收起纸卷时，霎那间宝塔形幻化文字表示图案顿然消失，里面的空行文字顿时转成了藏文——《大悲观音修心法类》，我没有读下去，就放在一边。心想：谁传持这个法呢？我累世的传记如何呢？想到这里，就看到伏藏法的跋文中有一谕令：“此属法王父子的缘分。”
（尊者要收起纸卷时，舍利塔的图案如幻般顿然消失，里面的空行表示文霎那间全转成了藏文，出现了一篇修法——《大悲观音修心法类》。当时尊者读了一些，没全读下去，就放在一边。他心想：这个法由谁来护持、弘扬呢？当时是怎么付嘱的呢？我一世一世的情况如何呢？想到这，就去看伏藏法的后跋，里面有明确的交待：这是属于法王父子的缘分。这里“法王父子”是指藏王赤松德赞和王子穆茹赞普，后者是第一世多珠千的前世。后来果然如此，龙钦宁体的法就是在法王父子的手上传下来的。晋美朗巴尊者是法王赤松德赞的转世，他授权第一世多珠千为龙钦宁提的根本法主）
继续读下去，文字如明镜中顿时齐现般，不知该如何依次阅读。
（尊者再往下读，忽然间，所有的文字顿然全现，就像镜子里顿时现出千万影像那样。因为是一时顿现的缘故，就不知道该怎么依次阅读。这不像人间书本上的文字，依次排列，可以顺着读下去，这是一时顿现，所以读不了。
当年，莲师在他的本性光明中埋藏了本法。这是无生无灭的无为法，最可靠了。不像外在经书上的文字，会以水浸、火烧、风化等因缘而毁坏，也不像内心记忆的文字，受了很强的刺激、昏厥、神志发疯，或者到中阴等时就会失去，这是藏在本性光明中的。到了因缘成熟时，也是一时顿现出来，不是一个字一个字依次出现，所以无法阅读。）
彼时在此境界中，我生起了无量欢喜。就准备要退回住处，将有些水晶吞在口中，拿着黄纸卷，就打算离开。当时现起境相，有个显现成僧人相的人说：“我早想到你会如此。”并对我显现无比的净相，我认为此人就是大护法[image: ]赫拉。
（当时在这个境界中，尊者起了无量的欢喜心。他打算要返回住处，把一些水晶含在嘴里，手里拿着黄纸卷，准备离开。当时，出现了一位现僧相的人对他说：“我早知道你会这样。”而且在他面前现了无比的净相。尊者心里胜解，这个现僧人相的就是大护法[image: ]赫拉。）
这时，我随即到了环形路的北道，又打开另一黄卷，发现是《龙钦宁体指南》这本书。立即，内心大乐觉受无忍炽燃产生。心想：这书是见解脱，我要给阿妈看。虚空中随即出现一个妆饰得很殊妙的女人，我觉得是阿妈，实际是后来在桑耶青普给我解释标志的那个女人。我请她看这一见就解脱的伏藏物，她说：“需保密的还给人看，欢喜得太过度了吧！这是个过失。这不但见到能解脱，品尝也能解脱，你吃下它吧。”我当时就把水晶和纸卷全吞下了，顿然一切句义无余呈现，如同从模子中印出那样，非常稀有的境相。
（再说，尊者很快到了宝塔的环形北道上，这次又打开另一个黄纸卷［先前打开的是五个纸卷中的大纸卷］，发现是一本叫做《龙钦宁体指南》的书。一见这书，内心的大乐觉受就禁不住炽然产生。
尊者说：当时我心里想：这是一见就能得解脱的书，我要给阿妈看。正这么想时，空中出现一位以种种饰品严饰得很殊妙的女人，我认为是阿妈。我就请她看看这个一见就能解脱的伏藏物。她说：“要保密的还给人看，你是欢喜得过度了，这是个过失。这不但是见到就能解脱，品尝也能解脱，你把它吃下去。”当时尊者立即把水晶和纸卷吞下去了，一切句义顿时在心中呈现，就像从模子中印出来那样清晰，有无量的稀有相。）
我从觉证中醒来后，心念唯一住在大乐中。从此在我的梦光明境界里，出现了广大的净相，一世一世的授记就如同《水月舞者》中所说那样。
（尊者从这一证境中醒来后，心念纯一地住在大乐当中，而没有别的。这以后发生了很大变化，在他的梦光明中，不断地见到无量广大的净相，和自己一世一世身份情形的授记。）
尊者在传记中说道：就众生一边来说，本来没有万法，然而以业力仍会变现这些相来。同样从修证者来说，在修行时，由于与佛的悲愿力和合，也会有现而无自性的种种的觉受、净相等。我讲述这些是为了使后人起信心。
（尊者在自传里还讲到：依众生的情况来说，本来没有万法，但是以业力仍然会无而显现各种各样的相，包括根身、器界、受用［色声香味触］等无量无边的虚妄显现。修行时，心跟佛的悲愿力和合，也会出现种种现而无自性的觉受、净相等等。意思是在修证过程中，以缘起力同样会出现各种境界，这也同样是没有实体的一种幻现，都是缘起力用的一种表演、一种游戏。尊者说：我讲这些是为了让后世学人生起信心。）
我向依怙上师图却多杰请教这些状况，上师说：“像你这样的成就者，要一个接一个地取出传承下来的真实伏藏，以及以净相意伏藏而出现无量法门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但暂时要特别保密等。” 
（尊者后来把这些修行和梦光明的净相向上师请教后，上师说：“你这样的成就者，会一个个地取出佛语伏藏，和在净相中显现无量法门，这是不必疑虑的。”意思是，像你这类宁玛派成就者，一个是外在取的佛语伏藏，一个是光明中出现的意伏藏，这是因缘成熟时自然就会出现的。不必怀疑这些不可靠，这些都是非常清净的殊胜法门。）
说完，我心里也想：现今五浊恶世，取伏藏和出净相有多种的情况，人们都入了疑惑之网。总的来说，对于空行大密藏能自在而转的征象未持在自己手上的话，有些人以气脉状况和某些特殊天性，也能随意唱得出道歌，会现出一些零散偈颂，结果就认定这是净相法门等，自以为是大的事业，此类情形也是见闻很多的。再者，如果有勇父空行圣者劝请我取伏藏的话，若对于自己的寿命、事业的缘起有损害，那不得不干。除此之外，我在七年里甚至对着风也不宣说，纯粹无分别安住，对此我再不想什么了。如是断定后，就放下而安住了。
（尊者说：上师这样肯定后，我心里也想：在现今的浊世，像是取伏藏、出净相等情况多种多样。人们都入了疑惑之网：这是真实的佛语伏藏、在光明中现出的意伏藏，还是魔现出的假伏藏？等等。真真假假难以分辨。
尊者说：我总的看法是：对于空行大密藏能够自在而转的征象，没有真的持在自己手上或者把握的话，有些人因为气脉顺畅，或者出于慧业文人的天性，也会随意唱出道歌来，出现一些零星的偈颂。像这类情况也经常能见到听到。实际都是虚假的伏藏或法门。
他又想：如果真的有圣者勇父空行劝我立即取伏藏，那我不取的话，对于自己的寿命、事业的缘起会有损害，所以绝对要去做。如果没这个情况，那我在七年里，一定守住誓约，甚至对着风也不宣讲。
这事出现以后，尊者心里无分别而住，再也不想它了。这样决定后，就完全放下它。一直到七年后，因缘成熟时，才宣布了这个伏藏法。这期间完全保密，自己的心也根本不去想它，就这么放下了。）

复次，到了我31岁，即地兔年时，由三宝三根本海的大悲力，三年三月零三天的闭关无碍完成。作了解脱的灌顶、取悉地的仪轨，同时一起作的喜筵。
（尊者说：我31岁时，由于三宝三根本海的大悲力加被，三年三月三天的闭关没有障碍地完成了。通常闭关结束要给自己作灌顶，这叫做“自入灌顶”。就像金刚阿阇黎给别人灌顶前，先要给自己灌顶那样。在闭关结束时，他给自己作了解脱的灌顶，也修了取悉地的仪轨。）
在一个树林围绕的欢喜园，与施主们晤面。依白度母如意轮而作长寿灌顶，作了比较大的荟供。
（出关后，在一个树木围绕的欢喜园和施主们见面，作了白度母的灌顶和荟供。白度母是长寿三尊之一，属于女本尊。）
虽然当地亲与非亲的一切众生都奉我为礼拜供养处，但我心想：恐怕心会变成老油子。无量贪嗔等过患的来源就是对家乡和当地寺院的贪著，应当如唾液般舍掉，居无定所，随缘度日，心已足矣。只想做一个童真的、与人无不融合的修道士。
（尊者出关后，当地无论是亲友、非亲友，都一致认为他是了不起的大德，而奉为礼拜供养处。
但尊者想：这样下去不好，自己搅在世俗八法里会成一个老油子。因为处在高位，接受顶礼供养等，会生很多贪嗔，时间一长就成老油子了。
他又想：贪著家乡和当地的寺院，是贪嗔、骄慢、嫉妒、散乱、放逸等无穷无尽过患的来源，会坏掉我的修法。尊者特别明知苦和集。对藏人来说，所谓“世间”，一个是家乡，一个是当地的寺院。这里人来人往，亲友、眷属、弟子等围绕在身边，这都是烦恼的根源。
所以尊者想：我要像唾液一样把贪著去掉，真正当一个舍世的云游僧，居无定所。不固定住在什么地方，因为住久了会出现过患。自己随缘度日，一切都心满意足，不希求什么。只想做一个童真的、与人无不融合的修道者，不求名闻利养。
一般人认为，自己处在上师的地位，得很多恭敬、供养等很好，求之不得。岂不知名利就像毒药，会失坏修行。这就是当时尊者的想法。“童真”，指不带我执、我所执引起的各种假面具，以及伪装、矫饰、贪嗔、竞争、散乱等等，永保童真的心，跟任何人无不融洽和合。这是他心中的所愿。）
当时，亲附我的那些人说：“你从此地去他乡，食住都不方便，这不妥吧？”感觉似乎在特别怜悯地开导，我觉得就快入到诱惑的狱中了。
（尊者说：我做了这个决定后，很多亲近我的人都说：“您从这里到他乡异地，吃住都不方便，这样多不妥当！”他们好像很有怜悯心地在作教导，我感觉快要入到诱惑的牢狱中了。也就是，听别人这么说，心不清醒就会被情所动。
但尊者不会上当，他后面就唱道歌劝自心出离，修真实的道，不在虚假上停留。修道即生成就是一条长远的路，一定要有特别深远的见识，不要被中间一点小名小利小成就给耽误了。）
彼时脱口而出，唱出道歌，劝励自心：
“唉玛吙！
教主释迦狮，
雪域有缘的圣观音，
诸佛总集大邬金，
由衷胜解作祈请，
令老油子的心转向法。”
（面对亲友们怜愍劝诱的假象，尊者当即脱口而出，唱出以下道歌劝自己。
“唉玛吙”是惊叹词，意思是奇哉。这是至心祈请释迦佛、观音圣尊和莲师。
尊者唱道：教主释迦佛；藏地有情共同有缘的观音圣尊，西藏是观音化土，由观音大悲力而出现了这个民族，所以与藏土众生普遍有缘的是观世音菩萨；以及诸佛总集邬金莲师，我以胜解至心祈祷，让我这个老油子一心转向法，不要落在非法中。
什么是非法？就是用佛教来搞名利，或者外现修行，实际落在贪嗔和世间八法里，散乱在世法和佛法的琐事中。）
“轮回的自性于何者思维，
亦生厌患与出离，如同巨大寒水石。”
（无论从哪方面思维，轮回的自性都是苦的。轮回不是别的，就是当下的五取蕴。我们念念都在起惑、造业、感苦，所以念念都是轮回，从没脱离苦的轮转。不论从苦、乐、舍哪种境界，善趣恶趣任何处，或者成功失败、悲欢聚散等哪方面思维，都充满了过患，没有一点好的。
这就譬喻成一块巨大的寒水石，接触哪里都有冰凉刺骨的苦，没有一点舒服的。同样，轮回里没有一点真实的安乐或可休歇处。
既然如此，那就不得不出离，不能再为着现世的名利耽误解脱大事，那实在是愚不可及。深陷在三苦炽燃逼恼的状况中，不停地在苦中轮转，这样还不寻求出离，任由这种状况发展，难道自己真的像铁球一样，是个没有心的人吗？）
“今世得了暇满宝，
人生却多时已空过。
虽从内心想修法，
却散于八法，似善实已杂。”
（这一世得了暇满宝，可是人生多数时间已经浪费，没剩下多少。心里一直想：我要好好修法，其他事没有意义。然而不由自主地散乱在八法里。好像修一点善法，实际都跟八法杂在一起了。
我们切莫骗自己，以为修了很多善。检点一下就发现，行善的时候，不断地执著我的名、我的利、我的地位、我的功德等等。处在各种应酬里，根本防不住心，不断地散乱在尘境中。
这里尊者直截了当地检点自己：我不要做这些在八法里散乱的事。看起来好像修一点善，别人也有些表面的赞叹，其实说的都是闲话，做的也都是闲事，都杂了很多世间法的毒。）
“虽以五欲为道行密法，
却驰于五毒烦恼自相上。”
（看起来好像在行密咒行，以五欲为道，实际已跑到五毒烦恼的自相上了。
比如说以贪为道，刚修才两分钟，就已经跑到真正的贪上去了；以嗔为道，结果是真正起了嗔；以散乱为道，也成了真实的散乱。可见并没有以它做到“道”，心里出来的东西没变，还是原来那个烦恼。）
“虽在寺中修静虑，
却为着存亡两财，忙着经忏颇瓦而度日。”
（虽然在寺院里修静虑，天天打坐、修定，但处在俗人的包围圈里，各种琐事会纷至沓来。
在藏地，人们普遍对闭关的行者特别看重，认为供养他肯定有利益，所以家里要禳灾、度亡、祈福等等，就往关房里送供养。结果，说是在寺院里修定，其实有忙不完的事。得到了为死人和活人做法事的两种信财后，一直忙个不停，时间都在忙着做经忏和念颇瓦中度过了。所以，尊者想赶紧舍掉家乡和家乡的寺院，因为这里的缘太多，缘多了就修不了了。）
“虽修生圆双运法，
却以势利名称外散而空过。”
（虽然修生圆次第双运，但还没做到如法时，心已经随具威势的虚假名誉而向外散乱了。
人们会说：他是了不起的密咒士，修息法很灵验，修诛法很厉害，生起次第修得好，扎龙也不错。结果自己就有了具威势的大名称。说是修生圆次第，心已经跟虚名跑了。
这就告诉我们，前行的基础没打好，修正行往往会落到这上面。法当然殊胜，比前行高才叫正行，但人的心很差，一得到高的名称、声望等，就不由自主地跌在世间法里了。心没有通过前行得以成熟，还有很多贪著八法等的烦恼心，内在的心没变，面对法的时候，还是杂染心在起作用。
这是当今时代的普遍现象。修行人不重视前行，一开始就修高法。虽然修的是很好的法，但内在的心没有修好，结果遇到世间境缘时，根本把持不住，直接陷在名利的魔网中，或者落入了散乱。这都是点出了痛处。）
“虽知本净自面赤裸裸，
却住在后得觉受的皮子上。”
（虽然知道本净的自面是赤裸裸的，但往往住在后得觉受的皮子上。虽说有一点悟，然而心持不住。）
“虽已出现离边广界之证德，
夜梦却迷惑入歧途了。”
（虽然现了离边广界的证德，但不能打成一片，到了夜晚入梦时，又迷惑入歧途了。
即使白天做得了主，能始终保住而不入迷，但入梦时，往往又在迷掉了，在境界里浑掉了，所以悟后要长期保任。唐代得成就的禅师多，因为他们有坚决的出离，悟后住山几十年保养圣胎。后来成就的人则越来越少，就是因为普遍不重视出离，导致大道无法圆成。
我们一生修道要把握四个重点，就是出离心、菩提心、无二慧和求生净土。当前初步阶段，要以出离心为主要的修行，要修坚固，要贯彻一生。）
“虽对他人劝善说忠告，
却成了绮语、耻笑因。”
（虽然对别人说“你要行善”等，作各种劝告，但却成了绮语、闲话。自己都做不到，还教别人，完全成了他人耻笑的因。
这就叫不究竟的利他。自己没修好，就在别人面前说各种劝善的忠告，自以为是，好为人师，都成了说闲话。所以，人要有自知之明，不要冒充老师。）
“佛说的未来诸授记，
现今众生的头上已降临。”
（佛对于未来作的各种授记，已经在今天众生的身上出现了。
这是一种厌离的话。末法时期的人多数注重外在假相，真正能长期精修，有证德的人非常少。大家都迫不及待，想马上开悟，但是没有一生修行的誓愿，连最初的出离心都有问题，是很难成就的。
这也是世尊的授记，未来时代，人越来越没有修行。譬如经中说：佛灭后五百年属于正法时期，人们能证果；第二五百年，人能修定；第三五百年，能多闻读诵；第四五百年，能造塔修福；第五五百年，基本都是斗诤。）
“思维如今什么也不需，
从内心想修真实法。”
（想一想现在对世间法一无所求，什么名利享受、眷属资财、地位权势，我什么也不要。我从心里想修真实的圣法，或者一生以修法来度过。）
“前贤住处加持大，
然于如法行的静处，无熟无亲的空山当出行。”
（虽然古德先贤住的地方有大加持，自己却想去能如法修行的寂静地。那里没有熟人，也没有亲戚，独自一人在空山里修行。）
“无供养则师长不喜欢，
未分配则僧众谁喜欢，
无受用则道友聚而离，
无眷属信众必为众人轻，
教众之义岂能有所成？”
（“教众之义”指圣教和众生方面有意义的事。）
（如果没有很多供养，上位的师长就不欢喜；没有东西给大家分，僧众哪个喜欢你？没有受用的话，道友原来跟你聚在一起吃喝，后来也会离开；没有很多出家眷属和在家信众，大家就瞧不起。就像今天，谁有地位，有很多徒众，大家就欣赏他。至于布衣褴褛，讲究修行的人，人们都瞧不起。这都是颠倒相。
尊者以厌离心说：像这样，对于圣教和众生的义利哪里做得成？这个时代，在家和出家的团体里都有很多杂染，搅来搅去就成了世间法。这样，连心都抽不出来，陷在世间法里，对于圣教和众生的义利能真正作出贡献吗？这不成了自欺吗？）
“嗟吙！
于平居处不贪著，
修绳总在腰上缠，
石堡雪山兰若处，
无住的广大界中休歇。”
（好啊！我现在不贪求平时的住处，修绳在自己腰上缠住，我想在雪山阿兰若处，不染任何世间法，没有亲友、名利等耽著，心不落于尘劳，在不住相的广大界中休歇。）
过了一段时间，想到吉祥桑耶青普建立修行的胜幢，就往那边走。到了桑耶寺附近时，在稀有的五座石塔处，做了荟供、酬补。不清净的现相消失了，心前现了无量清净相，这时唱了下面的道歌。
（过了一段时间，尊者想去吉祥桑耶青普建立修行的胜幢，不想搞那些不究竟的事。于是发心去青普闭关。
来到了桑耶寺旁边，那里有稀有的五座石塔，尊者就在这里做了荟供和酬补。当时的证境是不清净的现相顿时消失，心前现出了无量的清净相，对此他唱了以下的道歌。）
“顶礼五部佛莲足！于有相戏论的善行，建立了远离自欲的命要；于生起次第器情清净，了知了无著而自现的关要；于此生全心修行，远离了对证道迹相的欲求。从错谬三处的险地中已脱离，这是我闻的近取处。”
（在敬礼了五部佛莲足后，尊者说明自身由闻思修直接取得了何种成果。
他首先说从闻直接能达到的地方，其次说从思能达到的地方，之后说从修能达到的地方。有时候从闻直接可以达到，不必再思维，一听就能把握到。在更细处，他通过思能把握到，不必经过修。在最细处，他通过修能够把握到。
尊者首先说：我以闻为因，达到了从三种错谬的险地中脱离。怎么脱离了三种错谬险地呢？就是前六句所说的。
第一是在有相戏论的善行上远离了自欲。世俗的善行都属于有相的戏论，这上根本的歧途是脱离不了自欲。总想着：“为了我如何如何，我要怎样……”做善法的时候，总有想求名誉，在别人面前展现等的心，或者特别计较自己做了什么，一直是缘着“我”来求的，这叫做“自欲”。这种心脱不了就是一种险路。尊者说：这个歧途，我在闻的时候就超过了。
“远离自欲”，是修大乘道利他行时，如命根一样的要点，有了它才有清净的利他行。比如，说是利益别人，实际是为了自己脸面好看。或者，说是发心做事，但一检查，凡是自我满足的时候就高兴，自我不得满足就不高兴，那是为谁在做呢？显然是为着自己。这就叫自欲，它很难脱离。
一旦离了它，就有了大乘道的命要。在利他行上，像命根一样的要点，就是心里完全舍弃自欲。丝毫不顾恋自己，才是清净的利他行。如果一直缠绕在“我”上，做什么事都要观待我喜不喜欢？我有没有成就感？得不得满足？等等，那么说到底，做利他就是为了自己。这是修行中，第一个会发生错谬的险处，一落到这上面，一辈子做的无非是为自己求名利。
名利心很难除。不必说粗的，像是大张旗鼓地求名誉、称赞、钱财等等，但凡心里总想着“我”，有一种爱重自我的心，就叫做自欲。一有了它，就不会发生清净的利他行。
以上讲的第一个歧途，大家听了应该有所触动。
第二是在生起次第器情清净方面，没有了平庸的耽著。心上再没有净与不净等的耽著，这时本来的清净相自己就会现。尊者已经了解了这个关要，超出了耽著的歧途。
总是分别这个清净，那个不清净，那个更清净，好坏、得失、净秽、圣凡等等，始终在分别里缠绕，落在耽著的戏论里。这样本来的清净就现不出来，完全落歧途了。
如果没在心要上用功实修，修法就没有进步的机缘。盲目修法更是不行，口里念念，心里没有见解。现在的人连见解都没有就随便修，心落在歧途里根本不晓得，这样是很危险的。
第三是此生全心地修行，对于外在成就境界相的欲求完全远离了。不求外在得神通、证相等等。
真正的修行重根本，不重枝末。这跟禅宗大德说的“但得本，不愁末”是一味的。重道本，不重神通外相就对了。尊者说：我在道的根本上全心修行，不在外面的神通等迹相上着眼，对这方面的欲已经脱离了。
有些人一心求神通、能力、境界等外相，得一点小神通就沾沾自喜，沉浸其中。这种有所得的心是很大的魔障，是入了歧途险地，很多人难以脱出。
一般没修好心的人，在在处处落在这三个歧途里。尊者说：我通过闻已经脱离了这些歧途。）

思考题
一、尊者入梦光明的当晚，是如何忆念莲师的？
二、思维尊者入梦光明取意伏藏的全过程。应如何看待修行者出净相这类事？学习这一段对我们生信心有何帮助？
三、尊者在普受当地人敬奉时是怎样想的？这对我们修行有何启发？
四、在道歌中，尊者检点、指出了哪八种不如理修行的相？随自己修行浅深，反省是否有这些过失。
五、尊者由闻取得了何种成果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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